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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化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化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化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化    
————————以張煒的小說創作為例以張煒的小說創作為例以張煒的小說創作為例以張煒的小說創作為例    

 
胡雅坤胡雅坤胡雅坤胡雅坤1111    

    
張煒是當代比較特殊的一位作家，他從不跟從潮流，更不願意把自己的創作

放入某個流派中去，他所忠於的是一種大地情結，他自稱為大地上的一棵樹，認
為人的生命只有在親近大地，融入野地的時候才是完整的、充滿活力的也是本真
的，“在茫茫夜色中走向田野，往往也就是走進了安詳和寧靜……一個人不僅這
時候感覺最舒暢，而且也感到最聰明。我想我們一些最好的想法，最透徹的思維，
都更容易在這片模模糊糊的曠野上產生。”而作為一名作家，他一直堅持走入民
間、回歸大地、在與大地的親近中感受自然的博大和安詳，他的靈感來自大地、
他的精神也源於大地，“土地有決定性意義。在那片遼闊粗獷的原野上，必然產
生相應的藝術。土地的氣質決定了藝術的氣質。”張煒的大地就是他的出生地：
齊魯大地，他從這片土地上汲取著中國傳統的思想，更從這片土地的人民的生活
中汲取民間的精神和氣脈。作為中國的一名知識份子，他更有著社會責任感和精
英意識，他深感西方文明和現代化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消費社會給人們帶來的思
想浮躁、金錢至上、遠離傳統的思想狀態使他深感憂慮，他的創作致力於傳統精
神的弘揚、民間精神的歌頌、對善與惡的描寫、對人性和獸性的探討和批判等等。
在創作方法上，他更是反對盲目的跟從西方的創作，反對僅僅是跟風式的對西方
小說創作手法簡單、淺薄的模仿，主張借鑒西方但要守住本土的文學傳統，符合
中國當下社會的狀況和人們的實際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描寫中國自己的歷史、文
化，這一點無疑是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的創作精神是相通的。 

 
一一一一    

從張煒的自述和《域外作家小記》、《艾略特之杯》等材料中可見，張煒對於
一些西方現代派作家是相當推崇的。他非常推崇拉美的一些作家，從博爾赫斯（拉
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啟蒙者）到馬爾克斯、阿斯圖裏亞斯再到略薩，還包括詩人聶
魯達，而其中阿斯圖裏亞斯和馬爾克斯就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在張煒眼
中，阿斯圖裏亞斯是“正宗的拉美作家，他有點像東方作家，只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伸手一抓全是事物的精髓，完全靠土地氣脈的推動來行文走筆。”對阿斯圖
裏亞斯的推崇是和張煒本身對於大地的熱愛、作品力圖表現民族的精髓是分不開
的，他認為一個作家要有成功的作品，就要貼近大地，承接大地的氣脈、自己民
族、人民的氣脈。而對於馬爾克斯，則認為他是新時期十年中影響最大的外國作
家，甚至超過了他認為最重要的俄國作家。張煒最喜歡的馬爾克斯的作品是《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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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時期的愛情》，百讀不厭，“他經營的那個世界的獨特性令人夢牽魂繞”，在
張煒看來馬爾克斯的偉大之處在於，首先馬爾克斯是一位獨創性極強的藝術家，
有感召力，有超人的才華，這些都是張煒在創作中所極力追求的。同時，“一個
作家的所有好作品，真正有魅力的作品往往都是在刻苦奮鬥中、在壓抑的氣氛中
寫出來的。一旦缺少了這種環境，一個人就失去了力量。而在馬爾克斯那兒，這
個神話被打破了。這是他特別令人欽佩的方面之一。”馬爾克斯在以《百年孤獨》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還能夠創作出《霍亂時期的愛情》這一傑作，這些都是張
煒在自己的創作中所渴望達到的，而他也做到了。在出版《古船》這一新時期難
得的長篇小說之後，他又創作出了《九月寓言》。在新的長篇中，以往刻意的以
技法追求主題的努力被清新的、自由的流暢的民間敍事所代替，張煒的創作從壓
抑、刻苦走向了輕鬆、自如、歡快，而做到這些正是他抓住了馬爾克斯成功的精
神根源：探索並抓住貫穿自己一生的主題，這也就是他所推崇馬爾克斯的第三
點。馬爾克斯在創作中發現了“孤獨”的主題，“這在一個成熟的、重要的作家
那裏是自然而然的。一個人的一生無論寫了多少作品，提出了多少詰難，回答了
多少問題，但他一輩子總會圍繞一個大主題——就像馬爾克斯總是圍繞著他的
‘孤獨’一樣。”張煒認為作家不成功是因為沒有去尋找、發現自己的主題，“有
的作家一生都沒有一個接續不斷地尋找過程，從形式到內容都在模仿和追逐。他
們從做人上講就是堅定不起來，沒有自己的一塊土地。他們不是在種植自己的作
物，而是忙著移栽或者乾脆就背起自己的勞動原則。” 

可見，馬爾克斯對張煒的影響是在創作的內在精神和創作態度上的，而不是
簡單的技巧，所以張煒作品的魔幻現實主義來自于作家內在的創作精神的相通：
拉美地區長期受到西班牙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文化、經濟落後，尤其在
文化上受到西方大國的壓迫和毀壞。出於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知識份子的獨立精
神、自主意識，拉美作家們開始了自己本土文學的創立。他們從西方學習現代派
的創作手法，卻從自己的祖國挖掘、發現本土的精神和傳統，如印第安神話、宗
教和巫術信仰等等，創作出了一大批在別國人看來荒誕、神奇的拉美作品。在作
品中，他們表現了拉美人民的落後閉塞、印第安人的純樸、西方殖民者和寡頭統
治的殘暴，他們懷著社會和民族的責任感，通過作品表現出來的獨特的民族文化
與西方文化相抗衡，通過描寫西方殖民者的殘暴和土著人民運用巫術、自己的方
式的反抗讚頌和鼓勵人民爭取獨立的運動。他們作品中所敍述的一些事情在別國
人看來或許是奇特的、不可思議的，可是這些都是源於拉丁美洲獨特的文化和傳
統，他們對西方現代派小說技法的借鑒，如意識流、荒誕、誇張等等，都是以現
實為基礎的，雖然作品表現出一種魔幻的色彩，充滿神奇，但是這決不是魔術和
幻想的結果，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拉丁美洲的現實。拉丁美洲的作家們以西方
現代派的小說手法，卻創造出了自己本土的文學，這些正是在當代中國作家中引
起轟動的根本原因。 

而作為當代知識份子中的一員，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精英意識的張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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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個人精神追求與拉美作家相通之外，其實他也非常理性的認識到了中國的現
實狀況和拉美的相似“因為中國的現實生活——文學賴以生存的這塊土壤與拉
美極其相似。有人說我們都有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歷，都有過貧窮和蒙昧，都
有過軍閥割據、內亂、強權等等。而兩地文學上的演變也都經歷了從歐洲文學借
鑒的歷史。所不同的是，拉美文學在經過長時間的沉寂之後，終於喊出了自己的
聲音。這個民族找到了自己的藝術家和自己的文學，而我們中國文學直到今天還
停留在拉美文學的前期。”拉美文學為苦於突破和艱難尋找的中國作家帶來了嶄
新的氣息，給了中國作家以強烈的衝擊，80 年代的“尋根熱”就是從中產生的，
張煒的作品深入到民間，用一種具有現代精神的知識份子的眼光尋找和審視傳統
文化的價值，無疑屬於尋根文學之列。韓少功、李杭育等尋根文學的宣導者在他
們的尋根文學理論中，主張一種民族文化之根在於鄉野、地域文化和少數民族文
化等非規範文化的狹隘觀念，造成了一些尋根文學作品視野的狹窄。與他們不
同，張煒的文學尋根突破了早期尋根理論的局限，描寫的不是鄉野，而是民間，
不是原始的地域文化而是從自己所熟知的某一地方的生活出發表現中國當下民
間的普遍的生活方式和質樸的文化精神，他筆下對本土文化的表現更加寬廣，從
農村到城市、從農民到知識份子、從民風到政治，展示出宏觀的民族文化的根。
它生長在民間，不僅僅是鄉野的民間，還有城市的民間、知識份子的民間。 

 
二二二二 

魔幻現實主義其實是沒有自己特別的創作手法的，創作手法大多是借鑒西方
現代小說的手法，如意識流、荒誕、誇張等等，但是這些手法在魔幻現實主義小
說中發生了變異。誇張和怪誕是西方表現主義、荒誕派戲劇的主要表現手法，但
是這些小說中，誇張和怪誕是用來表現人的異化的，如卡夫卡《變形記》中人變
成了甲克蟲，尤奈斯庫的《犀牛》中人變成了犀牛等等，現代派小說是要表現人
內心的壓抑和虛無感，所以誇張、怪誕等手法是人的心理異化的主觀表現，而這
種心理異化在人的生物表現上是不可能的，即現實的客觀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魔幻現實主義的誇張和怪誕是建立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的，是真實生活的誇
張，變形，在現實的客觀世界中能夠找到原型。一句話，現代主義是表現的事物
本質的誇張怪誕，而魔幻現實主義是表現的事物特徵的誇張、怪誕。魔幻現實主
義立足于本土文化，將現代主義的創作手法用於表現本民族獨特的生活方式、思
維特點，從而創造出了本民族的風格。所以，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性格才是魔幻
現實主義的“神”所在，張煒就抓住了這一點。  

他的小說中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就體現在山東民間生活中人們的迷信、傳說和
一些鄉村中流傳的奇特的故事。在《九月寓言》中，龍眼媽喝下農藥樂果，不但
沒有喪命反而治好了原先的病，金祥在買鏊回來的路上遇上傳說中的黑煞，不久
就喪命了；《蘑菇七種》中，老丁用蜘蛛的毒液造成總場長的幻覺，後來又一巴
掌把他打醒等等。這些神奇的現實是一般的讀者所感到奇特的，但是並非作者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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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在訪談錄中，張煒表示，喝毒藥反而治病，人遇上黑煞而突然喪命的事，都
是他在農村親眼見到的，如果說神奇，也是現實世界的神奇，是那片土地的神奇。
張煒的作品中的許多民間傳說、迷信故事都是通過人物講述出來的，如閃婆夢中
有孩子，果然就有了孩子，牛杆和龍眼都在村口見到過已過世的老轉兒，出現了
人鬼之間的對話，從金祥口中講到的看場老人對地主靠善良的猴精發家的故事；
《醜行或浪漫》中劉蜜蠟在流浪的途中遇見鬼和老兔子精，得到他們的指點找到
自己的愛人雷丁的家鄉，和雷丁的鬼魂對話，聽從鬼魂的囑咐去學外鄉人的語
言；《遠河遠山》中，主人公“我”能夠知道自己剛剛出世時有關生父的事情等
等，這些事情都是以小說中人物的眼光來講述的，反映的是民間的真實現實。 

在敍寫這些神奇靈怪的故事時，張煒往往會運用一些誇張和怪誕的手法。《九
月寓言》中描寫的鄉村醫生給肥治病，拿出的針管有擀麵杖大小，給憨人縫鼻子
的線是縫靴子用的，這些雖然誇張，但是作者是從當時人物懼怕的心理出發寫
的，也就符合實際情況了；而在《遠河遠山》中，作者描寫那些鄉村中喜歡寫文
章的人們的幾乎瘋癲的狀態，也是出於摯愛文學的人的心理，這是符合人物的心
理現實的。 

在作品的結構上，張煒的小說淡化了時間性，著重表現出一種精神上的輪
回。如《九月寓言》敍述的十一個流浪——停歇——流浪的生活輪回，小說中沒
有明確的時間出現，描寫的是一個由外來的流浪者組成的小村在經過了兩輩人的
停歇後又失去家園，開始流浪的故事，作品的名字“寓言”也暗示了故事並不是
具體的，而是一個對流浪生活輪回的隱喻；《蘑菇七種》中以農場收養的狗寶物
出巡，看到女書記用毒蘑菇謀殺丈夫開始，又以農場工人小六食毒蘑菇自殺，寶
物出巡結束，展現了人之間無止境的爭鬥——和諧——爭鬥的迴圈，這些都和《百
年孤獨》以小鎮馬孔多從建立到消失的過程隱喻拉丁美洲人民生活的封閉、落
後、孤獨是相通的。 

有些篇章還運用了非人類的視角敍事。如《蘑菇七種》中通過林場中一隻狗
寶物的視角觀察女書記和參謀長謀殺的經過；《葡萄園》中通過園中養的貓小圓
和狗老當子的視角觀察羅珂一家的遭遇等等。這種手法的運用一方面彌補了敍事
人稱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傳統萬物有靈觀的一種表現，而且對於張煒這位有著
強烈的大地情結，主張親近自然的人來說，這種手法的運用是符合作者的內在精
神的，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與拉美小說家魯爾福的《佩德羅·帕拉莫》以鬼
魂的視角敍事是源於印第安人對於人死後靈魂仍在的信念是一樣的。 

 
三三三三    

堅持從本土文化出發的張煒，在創作中體現出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中所沒有的
中國化特點。張煒的作品以抒情性為個性，他的小說中從敍述的語言到人物的語
言再到敍述者議論的語言都流露著詩意和濃烈的情感，“誰見過這樣一片荒野？
瘋長的茅草葛藤絞扭在灌木棵上，風一吹，落地日頭一烤，像燃起騰騰地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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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野物吱吱叫喚，青生生地漿果氣味刺鼻。兔子、草灌、刺蝟、鼴鼠……刷刷刷
奔來奔去。她站在蓬蓬亂草間，滿眼暮色。一地葎草織成了網，遮去了路，、草
梗上全是針芒；沼澤蕨和兩棲蓼把她引向水窪，酸棗棵上得倒刺緊緊抓住衣襟不
放。沒爹沒娘的孩兒啊，我往哪里走？”這是《九月寓言》的開頭一段，肥和挺
芳私奔十多年後再回到小村看到的滿目荒夷的景象，雖然描寫的都是從肥眼中看
到的小村的景象，可是字裏行間無不處處流露出肥十年後回到家鄉，舉目無親，
家鄉被毀的淒涼、無助和痛心，明顯地帶有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性，先從景物描
寫入手，荒草、野火、野物、野果無不顯出荒涼；沒有路，沒有人，九月的野地
再有生氣，沒有了人的融入也是不完整的、不美麗的。從眼前之景生髮出內心的
情感，最後一句“沒爹沒娘的孩兒啊，我往哪里走？”水到渠成，感情噴薄而出，
自然而又濃烈。人物的內心活動和語言也是充滿了詩意“奔跑吧，我的鬃毛嫣紅
長尾飄飄得騾駒！奔跑吧，踏碎一道道風塵俗坎來吧，我可以拋卻一切，為你歌
唱為你哭泣，為你一夜夜在荒灘上獨自躑躅。你的小嘴玫瑰花瓣一樣香潤，你的
眼睛就是毛茸茸的黑紫色苞朵。……”張煒作品的這一特點源自中國傳統的詩正
統思想，以及中國文學的抒情性傳統，張煒極為推崇有詩性的作家，認為“文學
的最高形態是詩”，主張作家要有詩人的激情和浪漫，“作為創作者，一旦丟失
了詩性，我將不再寫作。” 

中國式的浪漫的神秘被張煒恰如其分的運用到創作中。“無邊的綠蔓呼呼燃
燒起來，大地成了一片火海，一匹健壯的寶駒甩動鬃毛，聲聲嘶鳴，尥起長腿在
火海賓士。它的毛色與大火的顏色一樣，與早晨的太陽也一樣。‘天哩，一個……
精靈！’”這是一個神話般的離奇的世界，小說以此結尾，留下無限的神奇想像
和浪漫餘緒。張煒的出生在山東，也就是中國古代的齊魯之地，這裏是儒家文化
的發源地又有莊子的浪漫遺風，是一片浸透了理性和神性的神奇之地，既有儒家
的理性，也有海洋文化的浪漫曼妙和冒險開放，理性和神性碰撞的火花在他的作
品中綻放出異彩。 

張煒的小說充滿了鄉土氣息和民間的精神，從《蘑菇七種》開始，張煒開始
在小說中使用方言，到《醜行或浪漫》，小說中方言的使用已經十分自然，如“活
的恣”、“拾掇”、“歡勢”等等，語言的方言化使得小說從形式到內容都更加
具有表現力和親和力，小說的魔幻色彩有了堅實的現實和民間的基礎，不再空
幻、玄虛。 

 
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由於張煒在創作上對於傳統文化精神的堅守，對於西方和外來東西的謹慎態
度，他的創作到了 90 年代才顯出比較明顯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這是由他內在
的情感和精神深度的發展所決定的，所以他個人沒有鮮明地表示過對拉美魔幻現
實主義的借鑒，但是張煒真正是從精神上得到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大師們的真
傳，當他的思想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大師們相通時，作品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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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形成了。這使得他的創作既沒有在形式上顯得生硬和嚴重的模仿痕跡，
也沒有那種內容、語言風格上的西方味道，而是顯得自然而然，手法的運用完全
融入到內容的表達中，內容形式渾然一體，更重要的是他的創作呈現的完全是齊
魯大地上民間生活神奇而真實的現實。所以，張煒小說的魔幻風格是中國色彩的
魔幻，他小說中民間傳說的運用，自然萬物的靈性、人物的樸實、迷信等等，無
一不是中國民間特有的，他的詩意的語言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所沒有的，但是卻
十分到位的渲染了小說的魔幻氛圍，並且表現出一種浪漫的神秘。小說中也運用
了意識流、誇張、怪誕的手法，但是實實在在地表現了齊魯大地上生活著的人們
的所思所想，最樸實的勞動者的意識和眼中的自然、大地和生活。再加上方言的
運用，更加顯示出民間的質樸和獨特。 

張煒從精神出發，在回歸自然、弘揚和繼承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方面與拉美
作家產生了共鳴，這不僅避免了他創作上的技術主義更是使他抓住了魔幻現實主
義的精義，所以他的創作能夠不落窠臼，不隨波逐流，不在模仿和影響中迷失自
己。張煒的成功就在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當代的作家正面臨著如何創立自
己的本土文學的問題，雖然從 80 年代尋根文學就已經提出了尋找自己的文學的
“根”的問題，但是早期的探索並不十分成功，又有先鋒文學借鑒西方現代派的
激進，中國本土文學遲遲未能真正建立，90 年代末期以來，很多作家開始轉型，
開始重新尋找本土文學的創立之路，在這方面，張煒的努力是有效的，本土文學
的建立需要作家從本民族文化傳統出發，形式的借鑒是膚淺的，真正成功的借鑒
在於創作精神的學習乃至達到相通，中國的作家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土壤，有自己
的故鄉文化背景，更有自己的人格精神的執著追求，這是一個作家創作的根，更
是一個民族創作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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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點評專家點評專家點評專家點評    
 
二十世紀末，西方文學衆多的“形式”和“主義”紛至遝來，在多元文化的

交互作用下，當代中國作家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對中囯傳
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合力下產生的當代文學創作進行的比較研究的選題，確乎對
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走向有著重要的現實價值。本論文從比較文學的視角，深入
探討了當代中國作家張煒在個人創作中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接受和吸納。在與
拉美作家的共鳴中，張煒抓住了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性格才是魔幻現實主義的神
理所在，他從精神的層面出發，主張回歸自然、弘揚和繼承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
在創作中體現出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中所沒有的中國化特點。論文作者基於對拉美
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和張煒創作的全面系統的體認，以犀利流暢的筆鋒和鮮明的層
次，站在客觀立場上對兩者關係進行的邏輯縝密的論證，有著值得參考的學術價
值。儘管作者的研究視野和理論素養還需拓展加強，但是行文中其學術功底已可
見一斑，隨著今後學習的不斷充實應該能寫出更爲優秀的新作。 
 
                      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龔剛 

 
 


